
第一章 重生只為自己活 

隆冬臘月，宮中簷上堆了不少的雪，入目皆是白茫茫一片，偶爾幾片落雪被寒風

裹著吹入殿中，落在火盆中燒出劈里啪啦的聲音。 

段知然雙目微闔，坐於正廳的檀木椅上，下人們步履匆匆卻鮮少發出聲音，或是

灑掃或是煎藥。 

侍女輕輕地給她披上了大氅，幫她揉著肩膀，又往香爐中填了些安神的香，「娘

娘，外面冷，我們回裡屋可好？」 

香料燃起來，煙霧在鼻尖氤氳著，段知然不由得輕咳起來，淡淡地開口吩咐著，

「滅了吧，有些嗆。」 

這是個新來的小丫頭，人生得靈巧，對她也算上心，但終究不瞭解她的身體狀況。 

小侍女誠惶誠恐地熄了香，滿臉心疼地看著她。 

段知然安撫一笑，覺得她這樣子特別像自己原來的侍女穗穗，都是那麼愛操心，

只不過她沒本事，到最後也沒能留住自己身邊的最後一個人，讓穗穗被隨意賞給

了哪位官員，活活怨死在了後院之中。 

段知然抬頭，迎著雪光仔細打量著自己的手，這手形如枯木，青筋瘦得突出，指

節明顯得嚇人，看起來像一位老婦人才有的手，可她今年也不過才二十四歲…… 

思及此處，她又猛烈地咳起來，段知然急忙用帕子掩住唇，阻止了快溢出口鼻的

血。 

這一咳好似把她半條命都咳散了，她縮在椅子裡，耳朵一陣陣的嗡鳴，聽不太清

東西，朦朧間只瞧見小侍女掛著淚跑出了門，大抵是給她抓藥去了。 

段知然閉上眼睛，如今她這條命只是靠藥吊著罷了，太醫說她活不過今年冬天。 

人快死的時候彷彿總會想起這一生經歷過的事情，她這一輩子過得不算很長，也

很是沒趣。 

幼年時與還是太子的周朔訂婚，滿心滿眼都是他，懷揣著少女最誠摯的情感嫁給

他，助他登基為帝，到頭來卻落得個幽禁宮中，老死不相往來的結果。 

自小的緣分，都抵不上她妹妹的嫣然一笑。 

「皇貴妃娘娘駕到——」 

太監又尖又細的聲音把段知然從回憶中拉了回來，她身子虛得很，周遭沒人伺候，

連動彈一下的力氣也沒有，只微瞇著眼看見那人娉娉婷婷地踏著雪而來。 

段寧昭身形纖細卻不瘦弱，一張豔麗的臉龐像是吸滿了露水的花兒一般嬌豔欲滴，

滿頭珠翠盡顯榮華，其中最耀眼奪目的鳳釵連她這個皇后都沒有，精緻的妝容下

是對她毫不掩飾的嘲諷。 

她微微屈了屈膝就算是行過禮了，自顧自命自己的人搬來座椅，坐在段知然對面。 

「姊姊身邊怎麼連個伺候的人都沒有？」段寧昭幽幽開口，偏頭輕撫自己的耳墜。 

段知然睫毛顫了兩顫，嗓音沙啞，「各自有需要忙碌的事罷了。」 

周朔是多麼心悅段寧昭啊，她這皇后還在世便立了皇貴妃，向天下昭告自己的皇

后之位只是個名頭罷了，只待自己不在，這后位便是段寧昭的。 

宣平侯府有兩位女兒，長女段知然癡戀太子人人皆知，她為此苦學規矩，習得掌



家之道，學宮規習六禮，世人嘲她攀龍附鳳之心昭然若揭。 

反觀次女段寧昭，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姿色豔絕，有如出水芙蓉般引人讚歎，任

誰都要稱一句謫仙入世。 

那年五月，段知然一身喜服準備嫁人，周朔卻摘下了喜冠向侯府施壓，娶自己可

以，段寧昭也要入東宮。 

那時她才看清原來自己心悅之人滿心滿眼都是她的妹妹。 

「姊姊身體還好嗎？」段寧昭言笑晏晏，一把嗓子好像浸了蜜一般。 

火爐中的炭火燃盡了，只剩下伶仃幾處還閃著火星，窗外又下起了雪，寒風凜冽，

吹進正廳，好不容易積攢的暖意又涼了下來，段寧昭攏了攏袖口。 

段知然又咳了兩聲，卻沒有正面回答她的話，依舊輕聲道：「妳就快做皇后了。」 

自從入宮以來，心病加上為周朔殫精竭慮積勞成疾，她的身體狀況早就支撐不了

多長時間，如今也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了。 

段寧昭臉色扭曲了一瞬，隨後笑道：「是啊，皇上已經著手命人修天壇了，內務

府也在準備封后大典了。」 

「恭喜。」段知然佯裝沒聽出她的話外之意，微微笑著祝賀她。 

眼瞧著沒趣，段寧昭翩然起身，臨走前她還很好心地道：「今日皇上會去我那兒

用晚膳，我勸勸皇上來瞧一眼姊姊吧。」 

段知然依舊是那副不冷不淡的樣子，標準的淑女做派。 

她這副樣子段寧昭從小看到大，心中不由得生起一陣厭煩，甩過大氅便走了出去。 

火爐中最後一點火星也被她撲滅，天地之間一時只剩下雪落的簌簌聲，夕陽也被

宮殿擋住，沒有一絲陽光照射進來。 

這時小侍女捧著藥包回來了，凍得鼻尖通紅，忙吩咐下去煎藥，自己留在這伺候。 

段知然朝她招了招手，「妳去我榻上的夾層，把裡面的金絲楠木盒拿出來。」 

小侍女點頭應了，忙進去取，送到她面前打開，見裡面滿是金銀珠寶，還有些銀

票和碎銀，足夠平常人家清閒地活一輩子了。 

「娘娘？」小侍女不解地看著她。 

段知然手指輕輕拂過那盒子，滿腔的回憶縈繞在腦海裡，終究歸於平靜。「給妳

的，我留了遺書表明要送妳們出宮，雖然他不愛我，但這點小要求他還是會同意

的。」 

小侍女趕忙搖頭，淚水盈滿了眼眶，剛想說些什麼就被段知然打斷了。 

「拿著吧，這本是妳穗穗姊的嫁妝，出宮以後好好活著。」 

小侍女聞言無聲地落下淚來，緊緊抓住她冰冷的手，拚命地點著頭。 

段知然的呼吸越來越輕。 

小侍女眼睫掛著淚，輕輕喚著，「娘娘……娘娘！」 

她跪在地上，一邊痛哭一邊磕著頭，遠處傳來了寺廟敲鐘的聲音，隱隱約約，好

似也怕驚擾了她一般。 

大梁朝的皇后死在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場大雪中，此後一連下了五日大雪，似乎也

在為她默哀。 



周朔聽聞以後以尋常禮儀下葬，沒有諡號，依照段知然遺願放她宮中眾人出宮，

葬禮全權交於內務府，未曾出面。 

段知然崩逝三月後，皇貴妃段寧昭被冊封為皇后。 

 

 

周遭滿是鳥雀鳴叫聲，鼻尖隱隱有著雨後青草的味道，陽光打在臉上，暖洋洋得

讓人想好好伸個懶腰。 

段知然緩緩睜開眼，身子依舊發沉，可眼前的情景讓她怔住片刻。 

紅木的梳妝檯，左側擺著好大一個桌上書架，密密匝匝的書卷壓彎了隔層，頂端

還頗有閒趣地插了枝柳條兒，此時正迎著風微微動著。 

梳妝檯的右側是一些簡單的胭脂水粉，一面銅鏡影影綽綽地照著她的影子，兩枝

春海棠插在琉璃花瓶裡，邊角有些枯黃。 

窗外鳥語花香，滿院子的花簇簇擁擁，蜂蝶縈繞，許多的花香交織在一起，非但

不沖鼻子，反而把她拽入了這春色中。 

屋裡熏著棠梨香，輕煙徐徐而上，把掛在屏風上的外衫也熏出淡淡香味兒來。 

她呆呆地看著那香爐，這才想起，原來自己曾經也是喜歡熏香的。 

窗外傳來嘰嘰喳喳的少女呼喊聲，那夢中之人舉著兜網回頭，「小姐，出來撲蝴

蝶呀！」 

是穗穗，被周朔賜給小官員，硬生生被後院磋磨死的穗穗。 

原來死後的世界是這麼美好嗎？ 

見她半天沒反應，穗穗跑進屋裡，帶著滿額頭的薄汗，「小姐在看什麼呢？不是

說好一起撲蝴蝶，怎麼打扮起來忘了這事，一心欣賞自己啦？」 

順著她的話，段知然往銅鏡裡看了一眼，雖不清楚，卻也能看得出鏡中少女是怎

樣一個美人胚子。 

由於年歲過小，還帶著些未褪去的嬰兒肥，一雙杏眼眼尾卻微微上揚，稍顯英挺

的劍眉增添一股精氣神，小巧的鼻子鼻梁高挺，嘴唇偏厚微微嘟著，像是隨時都

引人撫摸的驕傲小馬駒。 

低頭看去，青蔥細指也是未做過重活的樣子，只握筆處有些薄繭，根本不是那個

含怨死在宮中的皇后段知然！ 

她渾身顫抖著把穗穗嚇了一跳，趕忙把窗戶關上些許，還當是風吹得大了，自家

小姐受了寒呢。 

「怎麼了小姐？」 

段知然不住地搖頭，握住穗穗的手，眼淚奪眶而出，「穗穗，我今年……年歲幾

何？」 

穗穗只覺奇怪，但還是回答她的問題，「小姐上個月剛過了十五歲生日。」 

十五歲……還有兩年她才要嫁給周朔。 

老天也憐惜她嗎？竟給了她一次重活的機會，這次自己還沒有嫁給他，穗穗也還

在。 



前世的情愛早就在多年的幽禁與冷漠中磨滅得不剩什麼了，這輩子她怎麼也要為

自己活一次。 

眼瞧穗穗還擔憂地看著自己，段知然輕輕攥著她的手，「哦……我沒事，只是剛

才不小心怔了一下，現下已經好了。」 

穗穗調笑道：「我還當什麼呢，沒事便好沒事便好。」 

兩人正要接著說些什麼，前院突然派了人來，是柳氏院中的小廝，通傳過後踏進

段知然的小院子，隨意打量著滿院的生機勃勃，又把目光落在地上的網兜上。 

穗穗掀開珠簾走到外面，「何事？」 

那小廝抬了抬下巴，「夫人有請，有要事相商，夫人和侯爺都在前院候著大小姐

呢。」 

穗穗回頭看了一眼段知然的臉色，見沒什麼異常才應了下來，只說更衣之後便會

去。 

段知然斂下眼神，什麼夫人，不過是她母親過世後被抬為平妻的妾罷了。 

她一身鵝黃色衣裙，頭髮挽了雙螺髻，又紮著兩條絲帶於風中飄蕩，腕上戴著的

羊脂玉手鐲觸之生溫，腰間墜著兩個香囊，氣味清淺不俗，聞之清涼醒神。 

「小姐在想什麼？莫不是昨天……」穗穗見她走路時發呆，捂著嘴湊在她耳邊小

聲調笑著。 

段知然回過神來，「昨天？」 

瞧見小姐滿臉迷茫，穗穗還當她是害羞，攙扶著她的胳膊，「昨天小姐落入水中，

太子殿下將妳救起來，此時怕不是滿京城都知道了！」 

段知然想起來了，十五歲那年自己落入水中，千鈞一髮之際是周朔將她救起，少

年的俊朗讓她一眼便傾心。 

原本段知然還因年幼時長輩指下的婚約感到憂慮，直到那時她才生出了一絲慶幸，

慶幸自己將來的丈夫是個良人，慶幸自己也心悅於他。 

如今想來，甚是可笑，周朔句句甜言蜜語中恐沒有幾句是真心實意。 

「以後莫要提他了。」段知然低垂著眼，聲音輕輕地道。 

穗穗正高興著，聞聽此話忙捂著嘴，安穩地站在她旁邊，「我省得了，以後再不

提了。」 

段知然攏了攏袖子，她自幼學宮規習六禮，和周朔是總角之時便定下的姻緣，世

人卻皆道她攀龍附鳳，實在可恨。 

她原先以為柳氏是從小門小戶長起來的，撐不起主母之責，任由侯府成為京城百

姓茶餘飯後的談資也不阻止，讓她平白受辱多年，現在想來柳氏根本是故意的。 

「我同太子殿下的事還未定下，昨日之事實屬意外，莫要以此驕傲自滿。」段知

然拍了拍穗穗的手，仔細叮囑著。 

穗穗心中雖有百般不解，到底還是點頭表示明白。 

宣平侯府前後院離得並不遠，待到了前院，正廳處兩旁是紅木的太師椅，巨大的

匾額懸於中間，上書「載陽凝瑞」四個大字。 

門口有兩個小廝守著，瞧見她來恭敬地行禮，口稱大小姐。 



廳內坐著一男一女，年歲不甚年輕，正是宣平侯段行遠和柳氏。 

段知然斂起心神，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背，不似平日那般掛著溫和的笑，被冷宮日

子磋磨許久的她早不知歡喜是何感覺。 

「父親，柳姨娘。」她走進來對著段行遠行禮，未等叫起就站直了身子。 

聽見她的稱呼，段行遠面露不悅。 

柳氏眉頭微蹙，露出一副傷心的神情來，卻又裝作貼心地拍了拍段行遠的手，「無

妨，知然願意如何便如何。」 

段知然心中冷哼，真是一副好做派。 

段行遠聽了柳氏這話才緩和下來，「妳跪下。」 

「我為何要跪？」段知然傲然立於堂下，如青松一般，前世多年沉澱下來的沉穩

氣質讓她看起來雍容華貴。 

段行遠滿心訝然，只覺女兒落水後彷彿變了一個人，平靜無波的眼神似能夠看透

人心般，但下一瞬他便把這點異樣拂去，重新面露怒氣。 

「為何要跪？昨日妳和太子在眾人面前做了什麼事妳不清楚？你們二人還未成

婚，拉拉扯扯像什麼樣子？」段行遠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呵斥著她。 

段知然睫毛輕顫，上次她也是這樣被罵的，不同的是那時被三書六禮浸得都快入

了味的她只是恭順地低頭承認錯誤。 

現在想來這其中不免有柳氏的挑撥，大抵也是因為她們母女的太子妃夢，是以能

潑自己一盆髒水是一盆。 

「敢問父親，我和太子有何不符禮數之舉？難不成因為女兒落水，而太子正巧救

了我嗎？情況危急，若是為了男女大防避嫌，女兒早就淹死在那湖中了。」段知

然直直地盯著段行遠，「您不先問問我的身體如何，反而計較起這些禮數來了，

此時顧著禮數周全，您寵妾滅妻之時怎不顧及禮數呢？」 

前世今生攢起來的滿腔情緒，讓段知然不免有些口不擇言。 

柳氏手中帕子被她緊緊攥著，她平生最忌他人言及自己的身分，即使已抬成平妻，

在外人的眼中她也永遠是個妾。 

「知然，妳對我有不滿可以，但是妳不能這樣和侯爺說話。」 

段知然說了好一通話，許是昨日落水損了心肺，此時竟是隱隱作痛起來。她撫著

胸口，自顧自地撿了張凳子坐下，不再理會他們二人。 

她想起前世自己跪倒在父親面前乞求他幫幫穗穗，不過一個丫鬟而已，送出城不

是件難事，可是父親斷然拒絕，聲稱貴妃娘娘有命，讓侯府同皇后娘娘斷絕往來。 

那時柳氏施施然挎著父親的臂彎，溫柔款款地撫著父親的衣袖，看向自己的目光

卻滿是嘲諷。 

因為得不到幫助，穗穗死在了後院裡，而自己連她的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 

眼瞧段知然沒有理會自己，柳氏被晾在了個尷尬的境地，只好柔弱地看了段行遠

一眼。 

如今已是夏日，微風裹著熱氣吹進堂中，輕撫過段知然的碎髮，她眼裡含著春光，

然而嘴唇緊緊繃著，周身的恭順懦弱早就散去，只剩下滿腔的倔強與寒涼。 



小廝們的聲音傳來，她看向門口，有人來了。 

來人一身淺紫色衣裙，頭上別著蝴蝶簪子，翅膀設計栩栩如生，迎著風緩緩擺動

著。眼尾上挑，鼻梁高挺，嘴唇略薄，清淺的妝容減少了媚態，反而顯得清麗。 

段知然雙手握拳，許多許多的回憶湧上心頭，最後只剩下臨死之前她在雪中款款

而去的身影。 

這是她的妹妹段寧昭，未來的太子側妃，周朔的皇貴妃，在她身死之後登上后位

的皇后娘娘，不過此時她還沒有那般凌厲架勢，姿態中是滿滿的小女兒做派。 

「爹爹！娘親！」段寧昭跑進廳內，撲進了柳氏的懷裡。 

三人演了好一齣闔家歡樂的戲碼後，段寧昭才恍然發覺段知然也在似的，隨意彎

了彎身子，喚了句姊姊。 

段知然攥著拳頭，瞧見他們三人如此這般，她心下一陣煩悶，只想著快些回到自

己的小院子，再也不願摻和這些雜事，只待挑個合適的日子與周朔退婚，趁早了

結這一段孽緣。 

她剛起身，就聽段寧昭脆生生地喊著，「姊姊。」 

段知然瞥了她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不耐煩。 

段寧昭視若無睹，握著柳氏的手笑問：「前些日子宮中好像下了旨意，讓京中貴

女都參加賞花宴，不知道姊姊有沒有收到請帖呀？好像太子殿下也會去呢……」 

她笑得明媚，眼底卻是滿滿的嘲弄，似乎在嘲笑她都是和太子有婚約的人了，太

子殿下卻連辦宴會都沒通知她。 

按照以往來講，段知然會錯愕一瞬，隨後低下頭去掩住滿眼的悲傷，再把自己框

進閨秀的殼子裡，恭敬地行禮之後回到自己的小院，坐在榻上默默流淚。 

段寧昭心中很是期待，她這位沒用的姊姊這次會哭上多久？ 

可段知然非但沒像她想的那樣，甚至滿不在乎地一點頭，「我沒收到請帖，自然

也不會去。」 

「什麼？」段寧昭愣在那兒，下意識地問了一句。 

段知然扯起嘴角，「既然妹妹有和太子親近的想法，便好好抓住這次宴會，妳不

是向來這樣嗎？同太子私會的事做得不少，有這時間來告訴我同太子如何，不如

多打聽打聽太子喜歡什麼熏香吧！」 

十四五歲的小丫頭，那點心思她眼皮子上下一番就知道了，拙劣得很。 

段寧昭被她這話說得羞愧至極，她面色通紅，卻還嘴硬著，幾乎大喊起來，「妳

胡說什麼，我同太子清清白白！」 

她因為氣憤動作有些大，額間碎髮散落下來，斜插著的流蘇簪子晃個不停，一時

十分狼狽。 

段行遠也氣得吹鬍子瞪眼睛，「段知然，妳在胡說些什麼！」 

段知然本不想理會，突然瞧到什麼，目光冷了下來，鬆開穗穗的手一步一步朝著

段寧昭走過去，在她面前站定，接著莞爾一笑，伸手把她頭上的翡翠步搖拔了下

來。 

「少在這亂叫。」段知然緩緩開口，把步搖在衣袖上輕柔地蹭了蹭，妥帖地握在



手中，「太子殿下妳看上儘管看上，端看皇上會不會讓妳一屆庶女做正妃。從前

是我糊塗，現下不會了，我的東西妳不配拿，一概都給我還回來。」 

這翡翠步搖正是陸氏的遺物之一，樣式雖然舊了卻十分貴重，從前她為了不惹段

行遠厭煩，任由她們娘倆拿走自己的東西，往後再也不會了。 

她仔細打量著段寧昭，看得段寧昭渾身直起雞皮疙瘩，只因她的目光有如刀割，

彷彿是在看一個死人。 

她那沒能耐的姊姊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凌厲了？ 

 


